
阿朵：因使命和热爱，
在沉浮中保一身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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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流行乐坛，遭遇生死的大关

2004年，校园民谣仍在风靡期，大江南北都在流

行“淡淡的青春哀愁”。从文工团转型进军流行乐坛的

湘西姑娘阿朵，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盛开》，一

炮而红。

专辑中的几首主打歌《烟花》《想念自己》《再见，卡

门》，有着很好的传唱度。对于从小就非常有主见的阿

朵来说，虽然彼时尚未有自己创作的打算，但潜意识中

本能的自我意识已在抬头。在这张专辑里她开始有了

自己的思考，“校园民谣风靡一时，但也已经有了非常

多非常优秀的校园民谣歌手，对于我来说，我需要考虑

的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特点”。

阿朵出生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

市，是土家族女孩，“我的血脉里，有那种非常热情、勇

敢、直爽、辣妹子的部分，加上我是舞蹈演员出身，我就

想把这些在舞台上体现出来，来表达出我音乐的特

色”。

走红并没有让她迷失方向，2008年再出第二张专

辑《宝藏》时，其中的含“朵”量急剧飙升：她不仅亲自担

任了专辑的制作人，10首歌曲的绝大部分词曲都由她

创作，“当时我的同龄人，二十几岁嘛，都是去逛街、去

玩儿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学如何写歌”。这张专辑因此

多次延期，最终花了3年才面世，她当时就表示，希望

从性感的唱跳歌手的定位，转型创作型音乐人。

事实也正如她所愿，2008年之后，不少歌迷开始

评价她，“有想法，像老师”“有艺术范儿，很稳”。现在

回头再看，阿朵会觉得那时候的创作还有些“青涩”，但

她很满意当时的自己，“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

和自我提升，即使到现在为止也依然没有停止”。

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的阿朵没有料到，自己的背

后，一片乌云正在慢慢聚拢，并在未来的某一天，差点

完全吞噬掉自己。

2012年的三四月间，阿朵出了一本名为《烟雨凤

凰》的书，去很多城市做签售，“有一场发布会，我已经

根本站不住了，面对很多媒体，我腿已经无法立住，我

就开玩笑去撑着主持人，不让自己倒下”。活动结束，

阿朵轰然倒下，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就是那种油尽灯

枯的感觉，去看医生，把脉后告诉我，很多这样的先例

已经猝死了”。

在病床上躺了4个月后，经历了生死大关的阿朵

宣布：退出娱乐圈。

田间地头游走，发现生命的意义

如今再复盘，阿朵当然知道，当时的一切，都是自

己性格使然。

从小就外出打拼的她，没有父母在身边教她“好好

吃饭”这件事，加上向来身体很好、斗志昂扬，“听到别

人说感冒了要请假，”她甚至会觉得奇怪，“感冒了还能

不工作？”

彼时阿朵，有一个梦想：让公司给她开一场个人演

唱会，将她的想法和才华全部展示出来。为了向公司

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我要更多地去为公司赚

钱”。没有人逼着她这么做，但当时的阿朵把自己当成

了公司的摇钱树，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一天

飞三个城市，永远都是随便扒拉一口饭，大部分时间一

天下来只吃两颗巧克力，不是在演出，就是在去演出或

者去录节目的路上，每次回家都很晚”。

她没有留意到自己的不快乐，更没有留意到自己

2005 年的央视春晚，在流行乐坛急速上升的阿朵凭借一首《再见，卡

门》，让很多观众第一次看见，原来内地也有这样“奔放、热烈的舞台女性形

象”。20年后，这位被誉为“中国初代唱跳女歌手”的流行音乐人，毫无功利

心地跨界深耕文化领域——即使两次卖房或者抵押房产，也要将融合了20

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剧“呈现给更多人”，去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当代表达。近日，作为热门舞台剧《天生傲骨》的导演、编剧、主演，阿朵

畅谈了这些年的起起落落，她说，自己每一次的转型，有“土家族女孩骨子

里的勇敢”驱动，更因为有热爱的东西值得自己去付出，“我觉得自己非常

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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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为傲的身体机能，早已千疮百孔。

毅然宣布“退圈”后，到了冬天，阿朵“想要活下

去”。她决定去一个暖和的地方，她一下子就想到了曾

经去过的西双版纳，“那是在大山里，我可以回到大自

然中，我觉得我在大自然中肯定会被治愈”。

在那里，歌手阿朵成了一名农妇，“以前没关注过

花花草草，只是吃菜，却没见过菜如何长出来，”于是她

自己播种、松土、施肥、捉虫，等待花草和蔬菜开花结

果，“看生命的整个过程。”日子恢复了平静，阿朵也开

始渐渐康复。

等到能像正常人一样吃饭、走路时，阿朵压到心底

里的音乐种子，开始重新萌芽。“我就去观察当地的音

乐、舞蹈，看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唱什么样的歌，跳

什么样的舞。”多年专业音乐人和舞者的经历，让她保

持着对艺术的敏感度，她慢慢发现，自己的过往所学，

慢慢被“倒”了出去，“我逐渐像个空杯子，而当地的这

些民族文化、音乐，慢慢将我装满。”

润物细无声。阿朵坦率地说，自己并没有多少伟

大的想法，要为这些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承担什么责

任，“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我就是单纯地觉得

那些音乐好听，那些舞蹈感染人”，于是，没有丝毫功利

心的她“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走访了解了很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甚至因为想学一门乐器，跟

随80多岁的苗族鼓舞老师洪富强，学了带有很多舞蹈

和武术元素的湘西苗族鼓舞，成为了官方认定的该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我消化吸收后，做了很多的作品，分享给一些同

行，他们说‘原来你在做这些东西’，真的很好，你应该

回来做音乐了，你要把它做出来，分享出去。”那一刻，

阿朵重获新生。

传承民族文化，成为内心的使命

教她苗族鼓舞的洪富强老师曾经觉得，阿朵“这个

小姑娘细皮嫩肉的，肯定吃不了苦”，但这个历来很拼

的姑娘让他意外了。后来，他对阿朵说，自己已经老

了，不能走向更远的地方了，“希望你让这门艺术有机

会走得更远更久”。

阿朵决定回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点什么。2016

年开始，她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得，放在了创作中，萌发

了打造一个全新的民族流行音乐体系的念头。随后，她

正式携“未来民族音乐”的概念复出，并花了一年多的心

血，“全世界找艺术家和音乐人”，组建了一个跨国度的

豪华创作阵容，来构建一个全新的民族美学体系。

2017年底，她正式推出了新专辑《死里复活》。这是她

的人生经历，更是她在探索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相融共

生的阶段性成果。唱片大获成功，也让她坚定了“寻找

本土音乐语言”的信念。

2018年，阿朵在导演了一场驻场秀后，心中深藏

多年的导演梦“觉醒”：“我二三十岁时开个唱的梦，没

有实现，那是为展示自我而做；但是做舞台剧，除了音

乐舞蹈等个人才华的意义之外，它还是个多维度的综

合艺术。我在脑子里，作为导演的一个画面已经画了

很多年，我要把它呈现出来。”

她想做的就是当下正在全国巡演的舞台剧《天生

傲骨》。这部剧在形式上延续了她“未来民族音乐”的

美学体系——包括土家族的打溜子、咚咚喹和土家锣

鼓在内的20多种非遗元素，芦笙调、水腔等各种民族

唱腔，传统的哭嫁等习俗，都以特别的方式串联在戏

中。甚至一些古老的农业劳作方式，像打粑粑、弹棉

花、织布所使用的农具都成了舞台上的乐器。所有的

融入都自然而然，“我没有故意塞入这些元素，我只是

在用一种创新方式去讲故事，好东西都是自然生长起

来的，因为我心里有它”。

因为没能遇到满意的、可以讲出她心中真正所思

的编剧，她甚至又亲自上阵写了剧本，“我也不知道我

能不能做编剧，但我心中的那些话，就像散文诗一样躺

在心底，我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就成了现在的故事。”正

如这部剧给很多观众的观感，它是“由故事串联的人生

思考和感叹”，阿朵不需要普通舞台剧那样的大量对

白，不需要影视剧那样跌宕起伏的剧情，她将音乐、舞

蹈和视觉艺术呈现到了极致。

让她开心的，是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有人

说，记住了阿朵想说的那些话，比如“上天让我给的，我

都给；上天给我的，我全都要”。比如“你是叶子，也是

花”。也有人说“很多美学场景很惊艳，民族味儿很浓

的国际范儿”。阿朵很欣慰。

两次卖房“救市”，只为心中的热爱

有人说，人这一辈子，如果有热爱的事业，是幸运

的。阿朵很认可，她说自己“是幸运的”。

重新踏上征途，却突然发现，雄心壮志总会受到现

实的牵扯。2016年，复出的她为十余组极具特色的少

数民族音乐传承人创办了“生养之地”公司，致力于少

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的传承与创新。但退圈

四五年的阿朵突然发现，自己那几年“完全没有收入”，

养病花光了她此前几乎所有的积蓄。

她毫不犹豫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来继续推

进，幸好“很多人看到了这是很有潜力的音乐作品，来

投资了我”，这才让她有了继续走下去的能力，以及信

心。当然，那时候的她没想到，几年之后，她会再次抵

押自己的房子。

从2019年底，她开始做《天生傲骨》，堪称一波三

折。在她最初难以继续推进时，命运给了她一个机会。

2020年，她上了大热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在外界眼

中，她成功“翻红”，并有了圆梦“个唱”的机会。有演出

公司找她谈合作，她拿来的却是舞台剧的项目计划书，

“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开演唱会，趁这个热度，风险小、

投入低、收益大且快，”但阿朵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缺一

台明星演唱会，“但是缺一台这样能够从文化还有从精

神上带给你能量的舞台剧”。所以，她放弃了“个唱”的

机会，放弃了再去上综艺的机会，倾尽自己所有，包括金

钱和时间，去为这部舞台剧的诞生而积极奔走。

《天生傲骨》其实是讲了一个女孩过24道关的诗

意故事。在“翻红”后没多久，阿朵的又一道关到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人投资做这部剧的，它也已经有了

不少的关注度和热度，但制作团队不对，最终甚至超支

100%，剧就夭折了”。这时候，阿朵才知道，做一部剧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没做成，对我的影响不小，所有的

事情都讲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时候再想做，

就突然会觉得有的地方你会‘怵’一下。”

剧中，阿朵没演那个年轻的女孩，而是演了85岁

的阿婆，“我问自己，如果今天我真的85岁，我最重要

的事情是什么？我想通了，所以我就把自己当作85岁

来活。”她再度做了在别人看来很傻的事——又打起了

自己房子的主意，“也不知道怎么这事儿就传出去了，

但我也不觉得丢人，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悲伤的

事情。我认为我是活明白了，因为那一切都是身外之

物。我在想，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东西，去为我所热爱的

事情做‘垫脚石’，我多幸运！”

认为自己“有时是理想主义者，有时不是”的阿朵，

取《天生傲骨》这个剧名，观众觉得似是她的一种宣言，

但她说，这只是自己“想要活成的样子”。她在不断跨

界，中间万般沉浮，但因为有热爱有坚持有使命，她始

终可以留存傲骨，笑看风云。


